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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玲长篇小说《阿扣》讲述了藏地传奇人
物“玉观音”阿扣的故事，专注于清末大小金
川之战中土司女儿阿扣在权力游戏和追求爱
情间的颠簸人生，在大历史的波峰与波谷之
间重述一个被巨浪冲击的小小个体命运，力
图书写东女国女儿的健朗人性之歌。我认
为，这部长篇小说内部暗含着三重文本叙述
张力。

第一重文本是阿扣的主线故事。叙述按
照历史逻辑展开，作者致力于让读者相信她
讲述的故事就是真正的历史真实。但实际
上，故事讲述之下隐藏着自我叙述主体，主线
实则为重述历史，是个体主观的历史演义，
也是关于特定历史的当代性、个人化讲述。
第二重文本是寻访历史时“我”之行迹的片
段插话，在作品中用楷体字标出，与文末《后
记》作者自述互相参照，作者在寻访历史之
旅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感怀慨叹是按照现
实生活逻辑进行推演的，也是散文化写作特
点的直接体现。第三重文本可以在小说后
记中读到，即史料记录《金川妖姬志》。在
《金川妖姬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语

境中对女性的“妖姬化”塑造偏好，如《西厢
记》中的崔莺莺、《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等，不
妖其身必妖其人，类似表述很多。这或许更
接近历史的真实逻辑，即女人阿扣在权力游
戏中被多方势力摆布，以至于成为牺牲品，重
视这部分材料可以发掘作品的文化深度与思
辨性。

一方面，历史与现实两重文本之间相得
益彰，跨越时空的两个女性进行对话和情感
交流，让探访历史的真实性得以强化，也让
小说叙述变得更加有温度、有个性。另一方
面，这种写法打破了虚构性小说叙述的单一
逻辑，激发了读者自主判断、破译历史的可
能，引发读者思考为何作者会对阿扣的故事
充满不平之气，进而探寻究竟何为历史的真
相。三重文本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叙述立场，
综合起来看，展现出的历史真相也在抵牾与
参差中变得更加复杂而多义。我认为，韩玲
的小说《阿扣》具有一个强大的对话潜文本，
正是在这种从“妖姬”到饱满鲜活的独立女
性形象的转化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借历史
人物直抒胸臆的叙述勇气。

小说《阿扣》是一次在历史的虚构和重塑
中的旅行。反观其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杨扎
西的春天》，尽管是主题写作，但作者始终保
持着从情感到事件描述的中性立场，既有有
分寸的热情，也保持着局外人的节制和冷静；
既有对贫困户的关心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也
并不讳言客观存在的距离感，甚至委婉地表
达了对下派干部所面临的客观压力的担心。
显然，她并不盲目随大流地进行传声筒式的
文学表达，这体现了作者对于生活逻辑的尊
重态度。她的小说力求客观真实，不夸大、不
溢美，表达着对于现实社会人物的同情和对
历史文化的深沉思考，让人想起丁玲《我在霞
村的时候》的风格。在《康家地》后记中，作者
自述里写着：“我大抵也受了此（高原小城环
境）影响，生活得百折不挠。又或者是骨子里
遗传了东女国女子的骄傲与好强，表面上水
波不兴，内心里却是千回百转。”小说《阿扣》
正是将这两者结合的一个典型文本，要破解
其中奥秘，也需要将“表面上的客观冷静”和
实质内心的强烈主体投入相融合、相对照起
来看，以期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深邃、更为真
实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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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在特殊年代落入野性之乡，陷入粗鄙与野蛮的包
围之中，她试图用爱去点亮人们的精神之光，用文明去照亮黑
暗。美是不可征服的，精神的力量异常顽强，一首《星星索》成
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象征。潘灵发表于《芙蓉》2023年第3
期的中篇小说《星星索》为我们打开了文明与野蛮冲突的一扇
大门，透视出一个优雅女人的心灵世界。

《星星索》以“我”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白鹤滩的陈年往事。
印尼归国华侨庹素，年轻时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后被分配到白
鹤镇新华书店做售书员。在排练中秋晚会节目时，她结识了

“我”的三叔林江平，一位相貌英俊的音乐老师。庹素提出在晚
会上用印尼语演唱一首爱情歌曲《星星索》，在爱情尚是禁词的
年代，林江平对此充满担忧，但考虑到现场几乎无人能听懂印
尼语就答应了。当晚，郎才女貌的演出非常成功，婉转动人的
《星星索》在白鹤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庹素与三叔也萌发了爱
情。然而一次醉酒失言，林江平将《星星索》是爱情歌曲的秘密
吐露了出来，两人的行为犹如一颗惊雷在白鹤镇激起了千层
浪。很快，公社广播站便播报了对庹素的检举信，而举报人正
是“我”的三叔林江平。在潘灵从容的叙述中，庹素与林江平、
黄廷波、杨成林等人的命运纠葛缓缓上演……小说最后，历经
伤痛的庹素离开了白鹤镇。

《星星索》读起来很畅快，不仅在于情节的跌宕起伏，更得
益于主人公庹素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让我们对那个特殊
年代的人性及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庹素是潘灵
倾注了“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她的美，首先是引人侧
目的外貌：“皱纹不仅没有绞杀掉她姣好的面容，还给她增添了
历尽沧桑却又超凡脱俗的气质。一个拥有气质的老太太，那种
美仿佛是从骨子里渗出的，惊心动魄又咄咄逼人。”小说开篇，
作家通过“我”观望广场舞并被人群中的庹素吸引，来表现这位
女性虽已迟暮却依旧气质不凡。

除了出众的容貌以外，作者在庹素身上还寄托了高远的人
性理想。独立是庹素最鲜明的精神品格：“她没有朋友，特立独
行，我行我素，她已习惯自己像一株孤独的花，静静地在草丛中
开。”庹素身上有一股让人敬佩的骄傲与倔强，面对命运接二连
三的打击，仍然展现出鲜明的个体意识。绝境之中同杨成林结
婚，是她自己决定的，离婚时仍掷地有声地说出“这是决定，也
是我的权利”。在特殊年代，她始终保持着人的独立与尊严。
宽容是她的第二重精神气度，庹素后来命运的诸多不幸，发端
都在于林江平对她的举报，但面对心爱之人的背叛与软弱，她

不仅选择了原谅，还默默地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对方，从中可见
那颗博大与包容的心。重诺是庹素的第三重精神品质，为了林
江平能在公社与学校少受一些处罚，她无惧“被白鹤镇人戳脊
梁骨的压力”，信守与黄廷波的约定，每日上门替他朗读文学名
著：“文学让冷硬如钢铁的他，逐渐变得温暖而柔软。在庹素近
两年的朗读中，黄廷波完成了对自己的重塑。”庹素以自己守信
重诺的美好品质，救赎了这位“凶神恶煞”的小镇青年，让他得
以疗愈生命的困境。悲悯是庹素的第四重也是最闪光的精神
品质，庹素用自己积攒下的钱安葬黄廷波的情节，就集中体现
了这一点。

在小说中，潘灵也试图追问是什么造就了庹素傲然挺立的
精神世界，她身上的诸多美好品质究竟缘何而来？读罢小说，
答案是柔和悠扬的《星星索》，是父亲赠与庹素的《简·爱》《悲惨
世界》，是她借给黄廷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为他朗诵的
《苔丝》……简言之，是文学一直以来对庹素内心的滋润，无形
中帮她筑起强大的精神宇宙，让她拥有了健全而坚韧的人格，
从而让她从现实的苦难中超越出来，疗愈自己也救赎他人的身
心之困。

在塑造庹素这位女性形象的同时，潘灵用林江平的懦弱、
杨成林的无耻、黄廷波的野蛮等作为对比，他们被时代语境和
物质环境所困，精神上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潘灵对这些人物
大多寄予希望，只要环境改变，他们的世界也可能被文明之光
点亮。林江平、黄廷波皆是如此。庹素离开了白鹤滩小镇，然
而直到晚年，她依然保持着优雅而高贵的风度和气质，这一形
象在具有悲剧感的现实境遇里，显示出一种质朴的人格魅力。
作者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对人性作出细致描摹，探索人类
精神家园重建的可能、路径与限度。由此，我们可以说《星星
索》是一次具有深层回望意味的写作尝试。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超脱苦难超脱苦难 疗愈自己疗愈自己 救赎他人救赎他人
——读潘灵中篇小说读潘灵中篇小说《《星星索星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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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扣》，韩玲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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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皮船是原始
狩猎时期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族夏季渔猎生产、生活的必备交通工具。鄂伦
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是我国东北桦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鄂伦春族世代
相承的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

居住在塔河十八站的郭宝林是这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郭宝林
自幼跟随父亲郭闹开学习传统手工制作桦树皮船技艺，手工技法精湛，凭借
着丰厚的民间学识和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独特的造船风格，他制作的
桦树皮船受到当地鄂伦春族老人们的广泛好评和认可。郭宝林用自己的行
动传承着鄂伦春人最根深蒂固的狩猎文化。

《桦皮船》这部作品就是以郭宝林等执着守护兴安岭自然与人文资源的
人们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巷子里是一排又一排的红砖房。红砖房是多年前政府专门给下山的鄂
伦春人建的，比山顶的撮罗子住着暖和。托布却不太习惯，说红砖房里闻不
到木头的味道，睡不着觉。豆腐匠认为师父矫情，可是没人能撼动他的执
念。于是，巷子东侧便诞生了一座木屋，四周围着木栅栏，非常惹人注目。

托布就住在这座木屋里。
木屋距离呼玛河更近一些，再往东还有一片桦树林。托布把他的“船作

坊”安放在桦树林中间，这样干起活来特别起劲。进入夏天，托布带着豆腐
匠进林子刮桦树皮，只有那些百年老树的树皮才合格。托布还需要准备一
种辅料——木肋条。木肋条托布只用樟子松的，连落叶松的都不行。每到
制作桦皮船的日子，豆腐匠就得丢下家里的豆腐坊，天天来桦树林跟着师
父。组船身、起船头、固定船体、晾晒……每道工序都有门道，一边跟着师父
学，一边帮着师父做。可是师父严苛，剥的树皮厚了、薄了都不行。剥厚了，
树就活不成了；薄了，船身不结实。等到正式造船时，师父更不好侍候，不是
嫌木肋条削得不均匀，就是怪篝火生得不够旺，树皮烤得不够软。有一次，
他不小心毁坏了一张树皮，就被师父赶走，三天后才让他回来。

豆腐匠得意地说，师父造的桦皮船大受欢迎，有的被私人珍藏，有的摆
进博物馆。有一年，一条桦皮船还摆进了上海世博会。师父常说的一句话
却是：“我造的船应该回到河里，呼玛河才是桦皮船的家。”

托布造船的时候，红9在林子里吃草、溜达。阿哈会主动管理红9，提醒它
不要走太远，太远了主人不放心。红9才不理会阿哈，继续自由自在地闲逛。
托布干活干累了，便牵着红9到河边望着对岸的岭。红9安静了，阿哈也安静
了。它们也知道岭上是从前的家。

链 接

鄂伦春族人正在制作桦皮船

《桦皮船》插图

薛涛的《桦皮船》围绕东北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桦树皮船制作技艺展开，讲述了少年乌日与民族
文化传统相遇的故事。作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在
叙事上的独特之处，是擅长表现儿童的出行和冒险，表
现一种成长中的历练。这构成了薛涛儿童文学写作独
有的“远行”和“宏阔”。在《桦皮船》中，薛涛再次运用其
得心应手的“返乡-远行”叙事，以儿童的视角和感觉，
深入民族文化的肌理，擦亮“故乡-山林”的丰富文化
内涵和审美意蕴。但与以往的小说创作不同，《桦皮船》
以全新的当代在地视野，提出了“以文学叙事传承民族
文化”的重要命题。

发现“非遗”和民族文化背后的深厚意涵

薛涛热爱北方的桦树林，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
着对桦树的刻画。有研究者曾指出，薛涛小说中不时出
现“林子”和“地平线”的意象，“总有一棵或一片白桦
林，那种刷白细长的优雅树体，令人想到某种同样优雅
的存在的姿态”。（参见方卫平、赵霞：《远行精神与家园
意识——薛涛少年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
第2期）如果说，对森林、远方的书写构成薛涛写作的
一种基本母题，那么创作“桦皮船”故事则是他一直难
以割舍的某种执念。薛涛熟悉和推崇鄂伦春族桦树皮
船制作技艺，对精心收藏的桦皮船爱不释手。《桦皮船》
中的主人公乌日，“虽是鄂伦春人的后代，但他也生活
在城市里，还没进过老林子”。乘坐桦皮船，归赴呼玛河
山林，小说是在展现一种交通工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是在表现与“非遗”相连的生活方式、精神向度和
文明形态。借由“在路上”的“返乡之旅”，城市少年乌日
和读者一起重新发现了自然、故乡和民族文化，并通过
爷爷托布道出了“非遗”和民族文化背后的深厚意涵。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托布在城市的尴
尬处境也恰恰隐喻和投射出“非遗”传承所遭遇的某种
现实困境。小说写道：“在沈阳，托布是一匹老马，步履
蹒跚地熬日子。一下火车走进森林，托布就变成一头活
力四射的鹿。现在托布回到河中，又变成一条活蹦乱跳
的鱼。”这是在说猎人莫日根·托布，又何尝不是指向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桦皮船美观、
奇特，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兴趣，一度让乌日和班长
李敬仪一样，得到了关注甚至嫉妒的眼神。但桦皮船终
究在城市无用武之地。这也就难怪乌日的父亲“对桦皮
船打起了歪主意”，想搬到“老东北饭庄”大堂去招揽顾
客。商业化的展览正是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遭遇
的普遍性命运，但在小说《桦皮船》中，作者让桦皮船和
城市少年乌日回到山林，回到呼玛河，回到生活实践，

“复活”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

揭示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现实路径

《桦皮船》以缤纷绚丽的少数民族物象浸润童年，
在当代性和儿童性的视域中表现成长，鲜活生动地揭
示了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现实路径。乌日是鄂
伦春族人，但他出生在沈阳，每天是“写不完”的作业，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所知甚少。与爷爷的“相遇”和“返

乡”，以及小说反复出现
的少数民族文化物象和
意象，包括乌日不熟悉的
鄂伦春语词，和东北市镇
乡村的物产和民风习俗，
都不再是空洞的缺乏意
义的符号，而是浸润其间
的真切民族文化生活。小
男孩乌日对爷爷和民族
文化的认识，要从学习鄂
伦春词汇和物象开始，

“查勒巴毛”“尼查”和“木
罗贝”对应着白桦树、柳
根鱼和桦皮船，托布的梦
话能编一部少数民族生
活物象词典。乘坐K38次
列车，从沈阳出发，驶过
铁岭、昌图、四平、公主
岭、范家屯、白城、富裕，
到大杨树、塔河，自南向

北，沿着一条铁路线横跨广袤的中国东北城镇。乌日、
爷爷和李阿哈在沼泽的遇险，托布和满江赌酒，乌日与
棕熊偶遇，神秘而神奇的柳根鱼王，老马“红9”和破旧
的撮罗子，家犬“铁锤”与小狍子“古然”对峙的相爱相
杀……《桦皮船》对北中国地貌、植物、动物、语言、民
俗、地方风情、生活情态等内容的细致勾勒和精心描
摹，以及有关东北少数民族物象的博物学式的叙述，既
是在写儿童故事，更是以幽默的方式“写心灵悸动与万
物之美”，重新擦拭出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和迷人
魅力，让孩子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和“美美
与共，各美其美”的多民族文化生活有更加感性深切的
认知。

《桦皮船》以儿童文学审美叙事方式展开对“非遗”
保护传承及文化多样性的表述和思考，为民族文化创
新性发展提供了启示意义。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需要
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这在新时代已然成为共识，但具体
应该怎样传承、如何创新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前
新媒体、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或依赖商业化、产业化的
推广甚嚣尘上。然则，形式固然重要，但语言、审美、物
象、情感等内容的选取、激活、编织和形塑，才是民族文
化传统传承赓续成败的关键。近年来，《桦皮船》《神授·
魔岭记》《本巴》等当代中国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再
书写，体现出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创新性发展的持
续思考。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审美赋形无疑是民族文化
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根基和有效形态。《桦皮船》不同
于以往民族文化书写常见的“奇观式”展示，借由“桦皮
船”的“返乡”、乌日的“远行”，从城市到边地，以儿童成
长叙事的方式，将学术界关切的“非遗”“民族文化”之
价值、魅力，以及保护传承与文学的城乡差异、代际矛
盾、守旧革新等现实主题，较为妥帖地结合起来，充分
显示出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复杂深沉的文化思考，
为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提供了探索性的实践。

引领儿童精神成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新时代儿童文学需要厚植民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民
族文化主题表达只有在童心童趣的文学性的基础上，
展开及物的当代性现实主义生活书写，才能真正实现
文化的赓续、传承和创新，增强文化自信。以文学审美
和成长叙事探寻民族文化传承的创新性发展，通过对

“非遗”、民族文化物象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书
写确立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性形态，是《桦皮船》给予
新时代民族文化表达的双重思考和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绘本研究”
（21BZW182）、中央民族大学科研专项项目“多民族
文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内涵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

以文学叙事传承民族文化以文学叙事传承民族文化
——浅论浅论《《桦皮船桦皮船》》中的中的““非遗非遗””与少数民族物象与少数民族物象

□□毕毕 海海

文学作品中的文学作品中的““非遗非遗””（（之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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